
年 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简

称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 月 日苏联对锁消息，对于

日宣战和在以前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

王全不知道。迟至 日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上午 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板本博，才把真相通知

月 日裕仁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抗给我们 战。 地区的

各城市均鸣响了胜利炮，傅作义派孙兰 日峰率领接收人员，

日到达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从陕坝出发，

日进入包头，就是这特前旗境内）， 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

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就是：日本人应

许伪蒙古军扩编为 个师，另把“蒙疆”境内的伪警察编为

个独立旅，亦归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状

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

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家口日本驻蒙

古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

瞒，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 月初，他们开始把家

日以后也尽往平津溜眷打发走的很多， 跑。伪蒙政府的蒙奸

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官，睹此情

况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

的家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减少，

蒙奸生涯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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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庭逐渐冷落起来。

我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想升官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

“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像把“蒙疆”的枪杆

子全交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

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换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

再 两前去包头，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

万两，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 还

堆在我的家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十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

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 日月 至 日中间的一来临了。

天，“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论把伪

警察改编为伪蒙古军的问题。由于“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

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伪民政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

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出席了，

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会议上把伪蒙古军 ，接着“蒙疆

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提出了把伪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

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伪警察也编给伪蒙

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

军费没有着落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

要些烟土。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做出决议，

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我还要迟钝，会后和我说：

“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为什么你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

题，咱们得研究一下。”“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

委员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陶克陶等人，就在会后的当

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所以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

是怕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

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因而 日一听板本博向我们说

出那个“噩耗”，真像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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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

前去开会，说是有要紧事商谈。当我步入板本博的会客室的时

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儿板本博走进来。他的脸色非常

阴沉，劈头就和我们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

办？”板本博见我和德王都不吭声，他接着说：“你们要是跟上我

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

护你们呢？”板本博被我问住，但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

“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了错我不

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话，让

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宝贵廷，电话回来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

本人慌成一团。板本博对大桥说：“叫堀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

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动，听李总司令的

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板本博去

他的办公室，取来一张图纸递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

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原来是准备防俄用

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撤退，你们

把这些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板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

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走。我对他说：“等啥？走吧！”德

王被我提醒辞出，竟不商量大事，而是跑回家中，先去办理自己

的善后。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 点多种。于是就让秘书唐成

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

平疏散和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宝贵廷挂电话，询问厚和（呼

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和浩特）的情况，宝说： 怎么

办？”我说：“张家口有三个师团的东西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

勿捡他们的洋捞，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

咱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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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宝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

我问“：是谁？”宝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打完

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

拾掇财物。十万两烟土和其他箱笼，即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

卧车上面也装满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了一道

多里长的山沟，约有十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

租，磨了 麻袋小麦麻袋白面，还整装着 ，以及拆开箱子

的 两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食都是一百七八十

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

不了扛麻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的耀眼，便把一百

麻袋面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由他们众人抬上卡车，才将

袋小 两烟皮箱遮盖起来。剩下的 土，我索性解开麦和

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

的麦子再装入麻袋缝，准备第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 余人把

东西 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大将打点停当，已经下午

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哪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

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

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口北面虽然还

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我和玛鸣周前

一年所议定的日本投降时，往外蒙边境集中伪蒙、伪满军队的计

划已成泡影。当前我在张家口赤手空拳，除了几个卫士再没有一

兵一卒，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

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龙掌握，到了这个时候，

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

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的一个厚宫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

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把关系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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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

不了日军的保护。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

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联络，和谁

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

出，先上赤城、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

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把“蒙古军”集中起

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

几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他说外边

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

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要来，封皮写着 ”字样，

信口没有封着，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

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由现在的陈毅元帅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

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就说

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

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成张

家口市民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了日本驻蒙

军军部，向板本博报告了接到了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

当如何对付。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

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布防，掩护机关和侨

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

张家口，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

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板本博和

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 枝比斯尼步枪，

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

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侨民的女

人，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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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

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车站，即给厚和又挂了电话。这次总算

叫通了，宝贵廷向我报告： 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往张家

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匡一已接到了

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

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一定也要破坏。并且装

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

护上家眷和炮兵出发，明晚就可赶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

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

后又折回归绥。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

我，德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

他绝不咎既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

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应

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

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

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好研究。”

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戗他，便夹着尾巴溜走。

丁其昌一看我们俩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

“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我说：“乌

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

“对！对！对！”说完即回去给乌勒吉敖喜尔去打电话。乌的“蒙

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

么办法把电话叫通，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

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和向宝贵廷、包

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

蒙，宝贵廷和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他们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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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结果，宝贵廷因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

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他的“蒙古

军”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

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古军队。以

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诉我的。德王

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 日他瞒着我派补英达

赖、王宗洛和陈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

把我甩下，带着“蒙古军”去投降外蒙古。

苏联 月虽然 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古的军队集结到

边境，等待观 日望了一个礼拜，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

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完全

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

急会议，我没有在场，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建

新等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回德王家属、

财产。补、王等四人于下午 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

见宝贵廷把队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 袋小麦和

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火，只有绕着这些麻

袋直转圈子。转到 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

道出了岔子，便去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糊里糊涂地走

进“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上班。院中堆着

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 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

员。丁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满日本

各机 日关焚烧文件的纸灰。他们 日烧文件整整烧了一天，

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

我一看“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

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话了。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

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往下低飞，扔下一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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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死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

传单拣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

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

况且人家在背过我讨论事情，我待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

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

其昌等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 日这天，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上午乘汽

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

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

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

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队。苏蒙军硬说刚才的摩托车是伪

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商务会会长就地枪毙。从西苏尼

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苏蒙军在半道

上把德王的代表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建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

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

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

感到走外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还是投靠蒋介石比

较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

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

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

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宝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

头：一个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一个是到北平坐飞

机回厚和。可是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

所以这一夜仍是辗转反侧，终宵没有合眼。

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

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

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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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伪大同省省长李

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

就到宣化去找伪宣化省省长刘续广。蒙古军的堀顾问和兽医处长

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 日白天出走，一共走了

两天两夜，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宝贵廷变了心，

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

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板本博

司令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堀顾问

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一会儿，丁其昌来跟我告别，他说他

要走了，可是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

部一齐走。因为我们到了北平，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丁其昌

走了以后 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我把那

卡车，都搬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尽往火车上

装人，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落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

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

他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

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队交给我们，叫我们于他走以

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

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

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把车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产党

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

我扯了一些闲话。走后，我即给大桥参谋打电话，问询白天坝

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很孬，已

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

要继续抵抗，张家口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儿

退却我来电话告您。”大桥叫我安心睡觉，我怎能睡着，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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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失眠，嘴干得生满了口疮。

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

驾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扔下一个空汽油桶，射出一排示威

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南方向

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捡，

因为我没有了部队，一切都是白搭。上午 点多钟，大桥来了电

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上车，他们给“蒙疆政

府”拨了三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平，

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

差。我给了他们每人 两烟土，叫他们把我带不走的东西按股

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

昆也不知去向，新来的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

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中插了好几枝手枪，带了五六百

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了火车

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副灰暗头

脸，越发使人感到糟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很少老百姓来往，

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台外边，排着五

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

日本兵持枪警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

孺，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着脑袋。因为流离失

所，不知走向哪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

不上火化，全抬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我看真

是惨不忍睹。

给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

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银元和烟土，最少也有 多箱。我坐

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趴在箱子上从过

道上来往。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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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

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耍赖跟他伙分，

所以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

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

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戗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

个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

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

跑了一个多礼拜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地方

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厢寻找我们，板起

“人民代表”的面孔，质问我们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

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

我对于说：“给他妈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

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

上来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为什

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

办理交代。”我说：“你的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

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说：“我回

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

后，被于品卿勾引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儿，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

日夜晚我送他回家时，他们老俩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

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将老

下让我伴扔 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

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

我继续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疏散人口和财

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

么办呢？那只有再拉“杆子”（意为当土匪）。到绥远也好，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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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

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

枪谁也要我，我更有活动空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十二年

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 里长的一道山沟、

匹马、 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 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

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

换成美金两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

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

安了许多，于是万念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仍躺在

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 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

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上向北一望，汽车像两条火龙一样，在

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蜒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

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

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挑了，并且

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随走随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

地，竟走了一夜，于 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

先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是王野人，热河

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

听陶克陶说，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蒋委员长把你和

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任

状。我昨夜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

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

和接到“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精神为之一振，对蒋介石撒

出的钓我的鱼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弄到一个救身圈。同车的

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像在张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

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伪宣化省长刘继广，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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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省长李树声，伪蒙古军第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接我和德

王，并欢迎王野人。“蒙古军”的那个堀顾问，不知他怎知道蒋

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

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 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

战斗结束，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

休息。”堀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

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

很不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

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

来 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

着德王和王野人，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留下一团

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

大同，收罗晋北各县的警察，弄得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

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不同意，但

是脸上却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

八路军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

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应该带上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

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

由于我本身腐化堕落，结果把“蒙古军”弄了个四分五裂，否

则，宋鹏九的人不会在南口附近瓦解，宝贵廷的人也不会被傅作

义吃掉。所以后来我光杆一人出关给蒋介石去组织“东北民众自

卫军”时，认为在宣化非常失着。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 日给我送

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

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刘等听

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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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跟共产党走，便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

“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党再次争取指引

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的大烟土和洋钱

箱子，还想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继续骑在蒙汉人民头上，兴风

作浪和作威作福。一切反动派都是失败以后，仍要捣乱，捣乱失

败以后再捣乱，直至最后死亡。我和德王两个人也不例外。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

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

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于 点钟开车，由于中午

也是边走边修边打，到了 日下午一两点北平的西直门，已是

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

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的互相找不见了。安

慕卿好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

深过膝，道路非常难走，洋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

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到北平后，没住

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

就这样结束了蒙奸生涯。

（李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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